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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峥嵘岁月，感慨万千。我和上世纪60

年代进入清华的许多校友一样，在几十年

的风雨中，经历了艰难曲折而又值得回味

的人生，但强国富民始终是我们没有放弃

的梦。

在这海内外清华学子欢庆清华大学百

年华诞的历史性时刻，衷心感谢母校对我

的教育培养，衷心祝愿母校清华继续发扬

传统优势，立足国际前沿，再创新的辉

煌，向跻身世界一流的目标奋进，为培养

更多的栋梁之才，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

更大的贡献。

等高考通知与奔赴学校

1956年高考之后在家等通知是一段难

熬的时光，我成天呆在家中不想出门。有

时街坊邻居从门前路过，便询问我考上什

么学校，父亲的回答总是信心满满。一天

我正在帮父亲算账，入学通知书来了，一

看盖有清华大学印章的信封，当然高兴。

高兴之余继续算账，是简单的加减法，父

亲报数字，我打算盘，打了三遍，得出三

个不同的结果，父亲和我相视而笑，不再

算下去，因为我的心已经开始飞翔。

我立即回南通中学办了有关手续。联

络了考上北大、清华、北航的若干同学，

相约结伴同行。

当时清华在上海闸北中学设有联络

处，负责组织新生集体北上，可我们全然

不知。十来个踌躇满志的学生从上海乘慢

车，在南京、济南、天津连续中转，至8

月26日到达北京时，已经十分疲劳，正巧

当晚在大操场看朝鲜电影《侦察兵》，

一听到其中有火车的咯嗒、咯嗒响声就

想呕吐。

“未服从组织分配”

入学报到过程中，何东昌同志（时任

党委副书记、工程物理系系主任，后为国

家教委主任）召集部分新生在第二教室楼

一楼朝南教室开会。他说，为了发展核工

业，决定扩大工程物理系的规模。现从机

械和动力两个系抽调部分新生转系。审查

了你们的情况都是合格的云云。对于这突

如其来的情况，我思想上产生了矛盾。一

方而我理解这是学校的信任；另一方面，

由于前述的原因，我一心要报答父母养育

之恩，不能撇下他们一辈子投身大西北的

放飞岁月痕
○邹继生（1961机械）

邹继生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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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山峻岭之中，这是一个农家子弟真实而

朴素的想法。我向辅导员老师多次反映

这一想法，不想去工物系（已编入物101 

班），学校终于同意了我的要求，但是，

或许由于我的行为属于“不服从组织分

配”，因而将我分配到铸造专业——一个

跟钢铁和砂子打交道的专业。

见到毛主席

到北京之后 渴望的一件事就是国庆

节能到天安门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9月

30日，我们从清华园火车站乘车到西直门

站，然后步行到西单附近的大木仓小学过

夜，准备第二天到天安门参加游行。当我

们走到新街口时，只听到前面欢呼声大

作，掌声四起，人们自动拥立在街道两

旁，欢呼鼓掌，我预感这肯定是有重要人

物从此处经过。此时正巧一辆平板三轮车

在我前面停下，未等司机跳上去，我已捷

足先登。令我万分惊喜的是，原来是毛主

席陪同印尼总统苏加诺从西郊机场乘敞篷

车从此路过。此时的毛主席面色红润，头

发乌黑，身材高大，微胖，面对群众欢

呼，微笑着挥手致意。苏加诺总统则头戴

黑色民族帽，同样微笑着向群众致意。

杨秀峰部长发火

10月2日，苏加诺总统在陈毅元帅陪

同下访问清华并拟在清华体育场发表演

说，这使我们十分兴奋。本来，我们班的

任务是在操场听演说，但是知道他们要在

二校门下车，参观一些实验室时，我和一

些同学便擅自离队去了二校门。当苏加诺

下车后，刚刚由陈毅元帅介绍蒋南翔校

长、刘仙洲第一副校长与其相见，同学们

便一拥而上，争相前去目睹他的风采。一

时间欢迎队伍大乱。此时陈毅极为生气，

命令道：“我以元帅的身份命令你们，党

团员带头，向后退！”有趣的是，元帅的

命令在一群大学生面前，失去了作用。由

于近在咫尺，我看清了苏加诺，甚至连他

脸皮上的疙瘩，手持的总统权杖的五颜六

色都看得很真切。我还看到总统的侍卫，

一位校级军官，此时紧张之极，不断地推

搡人群，为苏加诺开道，保护他缓慢前

行。鉴于当时的情况，苏加诺不得不放弃

参观，而直接去大操场作演讲。由于陈毅

发火，使陪同前来的高教部长杨秀峰十

分尴尬。在陈毅陪苏加诺离去后，杨秀峰便

在体育馆的主席台上向大学生大发雷霆，批

评同学们“无组织无纪律，不像大学生的样

子”。据在场的同学说，他竟然气得发抖。

有趣的是，两年后的1958年春，我们

班正在参加修建化学馆前面的青年路的劳

动，杨秀蜂部长在蒋南翔陪同下，参加了

我们的劳动，并与我们班大力士朱英九

玩起了顶拳头的游戏。当时正开展“双

反”运动（好像是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

义），我想杨秀峰再来清华显然不单是参

加劳动，而是意在挽回两年前留下的负面

影响吧！

为理工合校签名

钱伟长先生在整风鸣放中对1953年院

系调整提出异议，认为理工分校削弱了清

华工科的理论基础。当时在科学馆门口挂

了一个练习本，凡拥护理工合校者可以

签名，我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事后在班

级受到批评。80年代我受命创建淮阴工

专，李绶章书记、徐燕市长聘请费孝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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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校长，费先生以自己不是工科出身为

由，转请钱伟长、天津大学赵今声任我校

顾问。《淮阴工专学报》创刊时，教务处

程国益去上海工大办事，我用毛笔给钱先

生书信一封，说明我是他的学生，希望先

生为我校学报题写刊名。程国益未见到

他，将我的书信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不久

我就收到他的回信，他满足了我们的请

求，用毛笔书写了“淮阴工业专科学校学

报”。但我邀请他访问淮阴工专的事，一

直未能如愿。2010年7月30日，中央电视

台报道，钱先生因病于上海逝世，享年98

岁，我立即打电话给淮阴工学院书记建议

他发出唁电，悼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教

育家。

大炼钢铁

1958年在中国是一个头脑发热的年

头，毛主席号召大炼钢铁，总路线、大跃

进、人民公社，号称“三面红旗”。作为

中国第一高等学府的清华也搞起了大炼钢

铁。有人用反射炉炒钢，我和龙锐、杨洪

仕等则被安排在3 立方米的小高炉上炼

铁。反射炉炒出来的钢大量是氧化铁，因

而是不能使用的。但我们的小高炉炼出来

的生铁却是不错的生铁。我和龙锐、孟宪

科等做上料工，杨洪仕等则是炉前工。其

间，不断有中央首长前来视察，在小高炉

旁我们见过陈毅元帅，也见过康生，陈毅

是“老相识”，康生的显著特征则是一副

金丝眼镜架在酒糟鼻的鼻梁上。

在洛拖做毕业设计

1961年秋，我们的毕业设计在洛阳拖

拉机厂进行，时值生活困难时期，我们每

人备了一个大黑碗，在一拖车间食堂用

餐，食堂典型食品是稀饭，河南人称作

“糊涂”，糊涂里还有粘高粱面做成的方

块形的粘糕，比较耐饿。学习之余，还去

龙门石窟游玩，在洛河之滨留下一些用135 

相机拍摄的照片，成为当年美好的记忆。

在洛阳时除了看河南梆子还看了一两

部香港电影。现在已没有兴趣看香港电

影，觉得它小锅小灶、小里小气，太腻

人。但当时看，却觉得有点生活味道，挺

好。因为当时的内地由于不断的政治运

动，人们的思想被搞得紧张而乏味。

毕业前的两件事

在临近毕业离校的几天里有两件事值

得一提：一是毕业分配志愿我填报了长

春，因而被认为是自愿到艰苦的地方去，

于是团组织决定吸收我入团。这出乎我的

意料。这恐怕不仅是我们班，也是我们这

一届在校期间入团的 后一位同学了。后

来我这个新入团的大龄团员一直到三十几

岁在江苏盯眙县才退团。二是1962年1月

10日陆定一同志为我们这一届毕业生作报

告，作为临别赠言。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

委员、副总理兼中宣部长，我们自然很愿

意聆听他的教诲，可惜的是，这位无锡

人，普通话水平实在难以恭维，连我这个

对方言有点兴趣的江苏人也很难听懂多

少，依稀听出他告诉我们：“你们当中既

可能出马克思、列宁，也可能出赫鲁晓

夫、铁托。”以此告诫我们以后注意反

修、防修，走好自己的人生路。如果走错

了路，就怪不得他了。

而后，我们就告别了清华园，各奔东

西，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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